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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葵园”是许江作为自然世界对立面的历史之世界的图像的重心。葵园的命运需要的是许江的生命体验而非科学实验，

是看的能力而非谋略的能力，是心灵与命运感的深度而非才智的形成，许江一意将葵园化为生命本身。确认是心的方向，在急

速飞驰般的画面中率领人们的目光穿越往事和恐惧，与许江一起在葵园中相互成为心灵世界的“秋劫”，这就是葵与生命的咏

叹，这就是精神性的艺术与宗教的版图，也是生命洞见与灵魂漫游的葵园。

被拯救的葵园：许江新作展 

门外水流何处，天边树绕谁家。山色东西多少，朝朝几度云遮。 

——唐•皇甫松《问李二司直所居云山》 

    “葵园”是许江作为自然世界对立面的历史之世界的图像的重心。葵园的命运需要的是许江的生命体验而非科

学实验，是看的能力而非谋略的能力，是心灵与命运感的深度而非才智的形成，许江一意将葵园化为生命本身。确

认是心的方向，在急速飞驰般的画面中率领人们的目光穿越往事和恐惧，与许江一起在葵园中相互成为心灵世界的

“秋劫”，这就是葵与生命的咏叹，这就是精神性的艺术与宗教的版图，也是生命洞见与灵魂漫游的葵园。 

    面对遥遥葵园，许江曾经说：“远望不仅望远，而且远远地被望。”这“远望”，其实正是许江本人与葵园一

种遥相呼应的状态，是对他个人思想之深度、学识之高度、胸怀之广度的一种概括。这“远望”，也是我辈对许江

的一种态度：一种景仰的、引以为荣的、视为楷模的态度。可以说许江的这一句“远望不仅望远，而且远远地被

望”恰好是自传性的，正可用于概括他自己，所以这句话可以描述为：“许江不仅望远，而且远远地被望。”因

此，是它让我们得以通过“被拯救的葵园：许江新作展”来“近观”许江的艺术成就和学术思想。在细细的“近

观”中，我看到了一个更远的许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人画家，一个同时有着深度、高度和广度的艺术家和学

者。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心悬地平线的远望者”。像所有具有思辨的知识分子一样，许江有着强烈的社会责

任感，对使命高瞻远瞩，对理想登高望远，但并不一头钻入象牙塔，而是始终心系“地平线”，心系社会，心系现

实。作为一个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许江对传统文化的断层，对东方文化的式微，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对当代文化的

走向，有着深刻的忧虑和强烈的关怀。在这样一种“传统回不去、西方靠不来”的境遇中，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思

考并积极寻求应对策略。在其一系列关于历史废墟的作品——《世纪之弈》和关注当下城市状态的作品——《历史

的风景》中，我们感受到一种厚重——带着沉重的使命感、历史感和拯救感的厚重和一个悲天悯人的知识分子的形

象。 

    许江更是一位诗人，对诗意的执著表现也是许江多年不变的追求。一旦许江回到了“许江的葵园”，他立马双

眼射电发光、高举着策马扬鞭的颤手、思若泉涌的头脑激昂文字，此刻，许江是一位疯狂地奔腾在历史与未来之外

的浪漫诗人。清代况周颐《蕙风词话》云：“吾听风雨，吾览江山，常觉风雨江山外有万不得已者在，此万不得已

者，即词心也。”这是许江在其文章中常援引的话，也可以作为对他自身诗性的概括。许江有两支笔：一支画笔，

一支文笔；画不尽，诗文赋之；文不尽，丹青绘之。但许江无论撰文作画，皆因这“词心”的驱使。 

    许江的绘画作品努力重建一种“中国式”的诗意：韵味和意境，他笔下的景物既是自己心灵的表述，也是对自

然和人文世界的思索。许江为自己的画起了一些富有诗意的标题：六叟图、葵泾、葵墙、葵巷、青葵、雪葵、冬

远、葵望、东风破、花田错、斜阳红、西风瘦、水云间、回春堂、安公子等，于是乎画作中流动往来着绿绿的诗

意。无论是他的油画还是水彩画，无论是装置还是雕塑，都涌动着心灵与自然的交汇和悸动，充塞着一种悠然的宇

宙感和孤独感，催人不由地想起陈子昂的诗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此

刻，许江更像一位英雄，顶盔挂甲，手执开山板门刀，独自深歌，通会古今之境。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正如许江所言，“今天，远望，越来越成为我们的日常和心灵之所需”。

当进入新作《被拯救的葵园》我得以再一次品观许江，通过被许江拯救过的葵园，与许江携手，一起远望，从而为

我们的心灵寻找远离尘嚣的精神家园，从而能像许江那样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上，诗意地工作着、思考着和生活着。

他日复一日穿梭在密密匝匝的、走不尽的葵园中，播种耕耘，施肥灌溉，延伸着葵园的疆域；他日夜挥汗奋进，使

葵园辽阔而难览其穷尽，无论是“故园”“学园”“都园”还是“心园”，处处都是许江的葵园。葵园的历史除了

需要恰当地从文化记忆以外去观察，决不可忽视在其进程中把潜意识和固有的语言之间的映带。在垒筑葵园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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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葵分别作为存在的表现和醒觉存在的语言，如此，艺术中的许江就是葵园与葵盘，这两者就是许江精神深处的

图腾，在图腾的生命中包孕了恐惧与渴望、孤悲与思念、血气与理智及其拯救与复活之间的共生共息，毫无疑问的

是：在这持久地生息依偎之中，许江用自己的血脉与心跳融入图腾的生命中进行文化思考与艺术实践，进而形成了

一种永向阳光奋力跳动的象征主义。 

    一、树上树下的故园 

    “故园/家园”直至葵园是许江在论述城市问题时最喜欢强调的。为什么呢？我想许江心中一定有一个伊甸园

式的故园梦萦环绕挥之不去。而日新月异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激发他对故园的深情与表达。每当许江表达“家

园”时，他总会凝神停顿，每一次停顿都如同追忆与思绪的哽噎，让我深知许江面对家园的欲说还休。这种语言的

停顿、思绪的哽噎、欲说还休本身就是一份绵绵的、无声的力量。许江曾经说：“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许多难忘

的记忆，儿时的家园，发蒙的老师，久长的憧憬，猝然的相遇，某种铭刻在心的逝去……这些记忆如一根主轴，支

撑着我们对于生命的理解。我们不仅从这里捕捉过去，缅怀往昔，而且由此获得亲历品评的印迹与尺度，理解和构

划着人生。”那么，许江的故园铭刻在哪里？家园的往昔在哪里？诚如有一长卷描绘：“浮仓山像一尊倒扣的仓

斗，它的尺度正便于一个少年成长中的步幅和慜顽，那上千株的大树成为男孩渴望征服的对象，日复一日的攀援也

几乎原初地构成了某种自我的隐密的塑造。”可以想象：浮仓山上千株大树就是那个男孩——许江家园的原点，他

爬到榕树上远望叠翠峰林，远望山外苍穹。 

在经历了渴望征服的对象之后，许江又经历了两次“插队”：一次“土”插队、一次“洋”插队。“土”插队让许

江在“上山下乡”中贴近自己的家园；“洋插队”让许江遥望自己的家园，一近一远两次感受了家园。有了这两次

“插队”的人生经历，他对时代之转折变幻的回忆如同“冬殇”般深刻。在这遥深而真切的回忆中，所有的感慨所

有的缅怀所有的无言凝练为一个耀眼夺目慑人心魄的意象——“葵花”。其实，像许江这样的南方人，童年是没有

经验过北方那种大片向日葵的，南方的向日葵往往零星寄生在田脚边，但是它依然受到光的吸引，朝向太阳。所有

的植物都有趋光性，只有葵把趋光性作为自己的形象，变为自己的命运，这是向日葵特别感人的地方。更为重要的

是，许江这代人是成长在“社员都是向阳花”的年代。许江说：“20世纪70年代中期，第一次在北方，看见成片的

葵园，抹着油光光的夕阳，像一团怒烧的火把。2003年在马拉马拉海的土耳其广袤平原之上，蓦然置身于一望无垠

的葵原。那葵与大地同体同色，风烧火燎一般，熠熠然闪着铜光。那葵的极盛和衰老，只在秋夏之间。眼见到的却

是废墟般的庄重。生命如此倏忽，却又要在原野上守候着自己，守候一场辉煌的老去。那铜色的葵并不向着太阳，

却独自倾心，向着同一方向。那里曾经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天与地的灵犀被这种神秘的牵连，被这庄重的表情所激

活。大自然的神性将这一幕永远地塑在大地上。”许江曾历经那样一个疯狂的、崇拜向阳花的年代，所以对葵花具

有铭心刻骨的感动和崇敬，这深刻地塑造和影响着许江的审美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直至今天还没有被改变。所以

沉重、认真、崇高是许江这代人的特色，他们背负着太繁重的包袱，表情凝重是他们的普遍特征。因此，许江看到

向日葵，就是看到自己；我们看到葵园，就看到许江。 

客居海上，很难看到向日葵。上海人是很少有家园感的，1949年时85%的上海人都是移民，都是从乡下来这个城市

奋斗的移民，从租房、购房到今天，极少有能力像在农村那样买块土地，一进又一进，有前园和后园，有大树和小

树的房子。所以上海人都住在大楼里，置在空中，楼上楼下，左面右面都是人家，怎么可能有鲁迅笔下的“百草

园”的故事和景致呢？我从小读到“百草园”的文章，也去苏州神仙庙轧神仙，买了几十种不同的树苗种到家中的

园子里，对树的留恋，与许江一样。在童年时代有过相似经历的我，每每听到许江叙述家园时，如同在说我的家

园，这大约是大部分中国人认同家园的原因。正如胡适在《回归与拯救》中所说：“于是画家踏上回归之路，向着

感觉生发泯灭处行进。”这也应验了海德格尔所说：“诗人的天职是返乡。”满怀诗人气质的许江在返乡的道路上

既天真又深刻，这人生的“返乡”是对故园的思念，更是对葵园的寄托。对于返乡的诗人，唯有返乡才能相遇父母

的怀抱，唯有这温暖的怀抱才能让游子天真，唯有获得天真才是身心返乡。许江在精神世界中一次又一次的返乡，

他告诉我：“《诗品》‘冲淡’一格中说：‘阅音修篁，美曰载归。’那曾经于修竹之下的亲历亲察，在心中呈神

舆之契，发载归之愿，此即是记忆的返乡。如若我们襟抱这种历史情怀，我们就在家园中，就日日在家园精神的丰

实的归途上。”如果是这样，那么当许江返乡找不到童年的木屋、童年的山坡、童年的榕树时，许江只能默默地吟

出：“高高山头树，风吹叶落去。一去数千里，何当还故处？”此刻，许江自己已长成浮仓山上的那棵大树了，这

就是“万里还乡未到乡”的旷古情怀。 

    二、城外乡外的都园 

    许江不但对城市感兴趣，对乡村也感兴趣，这与他早年在福建沙县山村做教师有关。他常常充满激情地叙说今

日乡村里的人与事，对农民、农民工非常有敬意，从“都市营造”到“快城快客”中都有他真情的流露。 

    记得2004年上海双年展开幕晚会“海上升明月”的现场，由于是中秋佳节，上海许多市民和农民工兄弟纷纷走

向人民公园5号门口来观看，由于人越聚越多，所以有关部门要关电闸叫停，许江与之说明这是艺术活动，那个执

行者说：“什么艺术活动？都引来了这么多农民在这里围堵”。许江说：“我们要尊重农民兄弟，他们也是公

民”。可是执行者是听不懂这句话有什么意思呵！许江无论对农民，还是对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兄弟的尊重和挚爱都

是发自内心的，不分身份，让明月下的人们与艺术一起团圆。我们是个农耕国家，彼此去追溯各自的长辈，或长辈

的长辈，或许都是农民。农村就是我们谱系中共同的家园，可是许多人变成城里人之后就切断了一根带有香土味的

脐带，而许江恰恰把农民工兄弟视为自己的同胞。 

    2008年春节，许江思绪万千，为什么呢？“年头的南方大雪，让整个中国的神经都系在了滚滚的车轮之上。20

多亿人流的迁徙，原本就令所有的地球人都倒吸一口气。但这意想不到、却又接连不断的大雪，阻塞道路，切断交

通，竟把年关之关——那数亿返乡者的梦，真的变成了难以穿越的天堑，变作世道人心的关隘。在这后面深隐的

是：一年一度的年关交通的老问题，被大雪冰寒的严酷冷冻，转换成了对于流动人群、尤其是城乡劳工流动人群寄

予同情和关怀的社会问题。大年夜、明盏下团聚的人们，心头存着同一件事：对于那些异乡的流徙者的挂牵。这份



挂牵又持续地延展而为对于他们的生活和感情的关注。南方的大雪，突如其来，把一个庞大的交通问题，酿成了一

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关怀和生存关怀。”这引发了许江对乡间葵园和游子返乡的情感重塑。 

    改革开放的30年,让我们生活在“城外乡外”的快城时代，当许江这代人渐渐地走出国门，看到了西方的世

界，看到了西方的城市，开阔的眼界，异域文化的冲击反而提醒、帮助我们追问、重返自己的历史、文化以及自己

的精神家园。它们都去哪里了？谁都没有想到中国迅速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此起彼伏的都市都在“城外乡外”突飞

耸立，这是一个视觉世界与精神世界的双重变幻，这深刻地触动着许江的心灵。所有的这些“城外乡外”的意义交

叠在一起，使许江这代人变成很特殊的一代人，就像葵那样，它的辉煌和颓败叠合在一起，令许江难忘难舍，这是

许江这代人特殊的图腾崇拜。由于遇上了这样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变迁，许江总是在寻找自己的土地，自己的葵

香，自己的榕树和自己的身影。许江在都市与葵园的双重交透中追问：“面对一座城市，任何居者都只是‘客’。

对于所处的空间而言，我们可以是城外的人，也可以是城里的人；对于所持有的身份而言，我们可以是移民，即外

来的移居者，也可以是市民，即原生的世居者；对于家园而言，我们可以是城市的匆匆过客，也可以是认同城市文

化、视城市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宿所的归宿者。” 

    何谓拯救？许江喃喃地说：“葵用她的垂垂老矣和对葵子的呵护，让一种逝去和未来并存，让一种感伤和庄严

并存，让一种拯救的仪态注入植物凡常的现象之中，并从那里传递出一份沉甸甸的生机。我们的精神仿佛也被带到

这样一个特殊的结点，这样一个逝去与希望交叠的界面，在那里被这生机深深地点燃和感动。而那被拯救的实质是

我们自身。”如果是这样，我们已经离开了家园、离开了乡村、离开了古老的城市，我们被挤压在古城和乡村的外

面，这难道就是这个时代的都市吗？如果不是，那么，家园、乡村、古城，它们在哪里？当我们为一座座“城外乡

外”的都市沾沾自喜，欢呼雀跃的获得一种现代生活时，为什么心灵难安？为什么把我们的身躯和视线挂在了空

中，土地在哪里？榕树在哪里？古寺里那口慢吞吞的钟在哪里？乡音在哪里？如果真的没有了，我们的心就回不去

了，因为，当我们“改造”家园的同时，也就删除了千百年以来多少代人共同的家园。如果是这样，我们其实是被

“改造”赶出了家园，难道未来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没有家园的民族吗？因此，许江在他的艺术中要借葵思家，要

借园引梦。难道对于一个生活在“都市”中的人都在“失园”中寻觅乡梦吗？如果我们的内心承认这一点，那么，

我们能不能把所谓的“都市”通过拯救的力量，变成“都园”？ 

    “都园”在哪里？在许江的心目中，自己似乎已化为一位“都市营造”的归宿者、“影像生存”的归宿者和

“快城快客”的归宿者。因此，对于现代新都市而言就是古城之外的海市蜃楼，就是乡村之外的新都市克隆缩小

版。而这一切正是构成了今日都市景观的现实，因此，许江一直想把葵的精神移植到都市之中，这也是对“营”的

另一种含义。其实，在许江的心目中，葵园应该是连接都市与乡村的花园，使得“营”才能在中国的语境中来去自

如，葵在都市里扎根发芽、茁壮成长。如果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葵的都市，应称之为都园，这就是胸中植葵者的向

往，这就是许江的“超设计”。 

    三、山南山北的学园 

    许江心中的学园之道是：“‘望境’、‘心境’、‘问境’和‘远境’，应在大学之中，活化在校园中，也即

活在我们的心中。它朝朝暮暮陶养着我们，转化而为我们每个人的人格和心胸，转化而为每个生命的生长与安

顿。”无论在湖东湖西，国美师生人格与学业的传承如同站在柳浪闻莺放眼看出去的西湖涟漪，一波又一波。国美

老师传授给学子的精神力量存储着中华古道和许江心境：“老师是一份特权，一份在知识传授之中给予精神和心灵

榜样的威权。这种威权还带着某种永生的契约，无论经过多少岁月，那威权仍在根处塑造着彼此的情怀，同时又牵

连着一种特殊的、历史的谱系关联，一种跨越代沟的支配性的感情力量。”近日，我看到英孚英语学校的毕业典

礼，深有感慨。当老师在向每一位学生颁发毕业证书时，95%的学生竟然都是单手去接，也不鞠躬，更不道谢，取

到文凭扭头就走出教室，站在旁边的家长们也没有对学校、对老师表达感激之情，认为自己付了学费，教师就应该

教自己的孩子，于是在毕业典礼上一点礼仪也没有。我看了很惊讶！如果一个民族的孩子从小对学校没有一种尊

重，对老师没有一种敬畏，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没有养成用双手来接证书、道谢、鞠躬这些礼仪，学校不教、家长

不教，那么这一代人到了大学毕业进入社会将会是怎么样的情形呢？这如同一棵树，幼小时如是歪斜，那么长大

了，这棵树能竖直吗？这是我的担忧，也是这个学校外籍教师对中国的家长和中国孩子无礼的长叹，因此每当我们

面对外国人滔滔不绝神侃五千年文明古国史，以礼仪之都而著称等故事时，反观这一现场，不得不让我们再一次认

识到许江心中大学之道的精神力量，许江在湖山之间对国美的学子有一种期待：“是否可以在西子湖畔的湖山望境

中，在那里熏养出来的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通境与迁变相交叠的人文情怀中，找到我们称之为国美文化品格的某

类端倪呢？”所有这一切，就是许江的学园精神和学园品格。我相信，当许江率万名学子一起远望山南山北时，师

生一定都会满目葵色葵香。 

    许江爱才又荐才。2008上海双年展在讨论参展艺术家时，他眼睛一亮告诉我说：“前一阶段国美毕业生展上有

一件作品就非常切题，是一件缩小版民工居室的雕塑，很生动，表现力也很强，你可以去找一找这件作品的作

者。”我即找到雕塑系，介绍了这件作品的模样，方知是应届生金石的作品，随即联系上金石。金石为2008上海双

年展所做的《1/2生活》确实引起了27万观众的青睐，成为一个反应上亿民工生活作品的焦点。如若没有许江的力

荐，金石的作品在毕业展结束后也就此静伫在仓库里，也不会立即受到国际艺坛的关注。可以说，许江对国美师生

的作品如数家珍，并把点点珍宝竭力推荐，使之成器。 

    许江在山南山北地寻觅，他在寻觅什么呢？许江这代人曾经走得很远，可是扪心自问，其实是在一步步地回溯

中寻觅，努力寻找这个时代应该把握的灵魂、应该抓住的印迹，许江把他的追溯、思考都凝聚在“葵园”的构绘

中。在这个急速发展的时代，画家何为？诗人何为？所有的意义只有焊接在这一点上才发生热量，孕育出意义，才

能在这个世界上获得一种特殊的视野，从中发生一种望境。许江这代人看世界、看事情的角度和其他人是不一样

的，他们可能和昨天的自己不一样。就像许江读很多书，写很多文章，但他的学生要是没有许江的思考与历练的

话，从他的文章中是看不到这些意义的。许江一直认为，所有的阅读问题，从来不是看的问题、文字的问题，而是

看的时候，有没有把那些知识和人生阅历发生关系、还原成人生的态度和人生的智慧。所以今天的网络时代，信息

 



量非常庞杂，其中也有很多思想，但只有拥有了精神的阅历、有了人生的感受才能获得高端的视野，才能获得通会

之际，才能在西湖与葵相遇，才能登上山南山北。 

    四、千里万里的心园 

    己丑岁朝之晨，大地还没有完全苏醒，许江独自走到杭州郊外的画室。显然，画家们在此时还都蜷缩在被窝里

做新年美梦。他的画室中空气还凝固着寒气，“葵园十二景”以及新近画好的葵园各种景致也在寒气中颤抖。许江

面对此景，引吭高歌，不但把自己唱出热量，也把冬眠的葵园歌醒迎朝。他在画室中快速走动，仿佛飞奔在茫茫葵

园的阡陌上。这个阔广的画室已布满各色葵景，如同构成一个葵的田园，许江每天来到画室，如同来到了葵园的现

场，不但每天用画笔浇灌葵园，也成为了葵园中唯一的园丁。但他总是乐此不疲，耕耘其中，这大约就是对“许江

的葵园”最朴素的白描。 

    “那葵园永不会逝去。她在荒寒之所，咀嚼曾经拥有的历史和英华，将拯救和希望传递给大地，传递给我

们。”这就是许江精神世界的写照。因此，在许江的精神世界里就是一片一望无际的葵园，忘记四季，越过生死，

生生不息，颠狂土地。“面对这样的葵园，我们自己正被转换成一份拯救的力量。或者说，我们的心灵正如葵园那

般经受着一场拯救。” 只要勇敢地只身跃入这场拯救，被拯救的人们必当心灵涅槃，因为涅槃中的拯救愿力无

疆。“于是，在我心的深层，永远凝着这样一片庄严的葵园。” 

    所有生于长于葵园中的生灵皆有一种有机的逻辑，当葵园中的景致告诉我们“判断”“知觉”“幸福”“绝

望”“忏悔”“献身”“安慰”这些词汇意思的时候，葵园的画面只能保持沉默，但是葵园的命运是指涉那不可描

述的内在确立性。春夏秋冬一年四季不同景致的葵园构成了一个认识论的体系，展示出葵园世界中的因果关系。但

是，对命运的观念和情感只能经由许江寄予千枝万杆的葵阵才得以传达，这是传达命运还是创造命运呢？其实，在

许江的葵园中，命运与生命唇齿相依，因果律与生死息息相关。葵的心灵揭示的是许江的世界渴望，无论是葵园中

的许江，还是许江的葵园都想要进入澄怀，完成和实现其天命的渴望。因此，在两种可能的世界形式中——即历史

和自然，所有生成过程和既成物的体系——命运或因果律是无处不在的。尽管在葵园的深处，有着生命感受与认识

方法间的差异，可是葵园中的每一枝葵都是独立的、完整的、自足的，但又不是唯一的世界，只有当这些葵相互依

偎成丛连群时，才构成了自然。在共时性的葵园中，葵园即是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 

    许江的心目中，葵园一直作为一种象征，葵园中的一切诉求包含了空间、意志和力量及其奋斗。因此，葵园的

意志与葵园的想象空间的关系呈现为一种形式，园的容量和葵的强度和概念就有赖于这一形式，与许江的心灵图像

有着同一意义。这是浮士德文化的象征，是和所有心智创造所共同拥有的时空。 

    对于那具有文化风格和命运渴望的葵园，许江执意去拯救，这个拯救本身有别于文化之前和文化之后的命运形

式，在葵园中，许江像雪葵那样，“坚守大地，坚守一种拯救！”在矢志的坚守的过程中喜获了强烈感受，这感受

铸就了所有渴望与返乡的结合中最具意义的内在统一性，在葵园的理念中存在着许江守望山川的命运、时间和历

史，无论是许江的守望，还是许江的拯救具有一种深刻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昭示历经“秋劫”“冬殇”“青源”

“深歌”的不同境遇与表现，而且它还决定着往事与家园、语言、国家及理念的关系。如同浮仓山的历史文化不同

于南山的历史文化，正因为它们的历史文化不同，所以，葵园中具有多重历史文化交织在一端起伏沉浮。许江相信

自己是笃信的坚守者，面对拯救，只有在历经过无常的春夏秋冬，饱尝过苦难的人生命运的心灵，才会痛定思痛，

将精神返乡作为人生的渴望与祈求。为了这永难磨灭的渴求，许江独自站在茫茫葵园中抖出超常般的心智和英雄般

的力量去拯救，去拯救，去拯救满身伤痕的葵盘！去拯救，去拯救，去拯救永眠土地的葵根！许江使劲舞动着生命

般画笔，渴望被拯救的葵园一定会复活如初。 

    坚守历史，面对历史。 

    葵园的苦难已不是许江个体苦难的表征，葵园的苦难已转化为民族历史苦难的象征。 

    坚守葵园，面对葵园。 

    葵园的历史即是世界的历史，它的苦海桑田一向偏袒着强大的真理、英雄的意志和不屈的生命，面对这无法挽

回的历史与劫难，无论是被拯救的葵园，还是企望获得复活的葵园——那是一个由神灵、血肉、艺术、思想和命运

所构成的真实世界，最终的守望以生生不息的心愿与力量去照亮永恒的拯救与神话的复活，它们总将汇成一起向光

明灿烂的宇宙涌流。 

    许江的心灵是个游者，它居无定所，许江在心灵中日夜寻找那个家园，他企图为搬不走的家园带回几棵小树、

一池荷塘、浮仓山坡以及男孩的牧歌。但是，乡梦已远。许江走得太远了，甚至超越了家园的景色和家园的乡音，

这是一次又一次千里万里的寻觅。中国历代游子的心绪都像红缨上的流苏，流苏在风的吹动下一起飘动，一根一根

的流苏却互相不同。所以，“游”就是和而不同。因此，无论是在昔日的故园，今日的学园，还是明日的心园，许

江的游思，许江的寻觅，许江的葵情与别人都是不同的。即便如此，我还是要继续追问许江的游思？许江的寻觅？

许江的葵情？许江不会告诉我，我们都不想再被往事打动，可是风中的流苏又飘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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